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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種　四命冤　張雋生　　　　為官切戒

　　　凡為官者，詞獄事情，當於無疑中生有疑。雖罪案已定，要從招詳中委曲尋出生路來，以活人性命，不當於有疑中竟為無

疑，若是事無對證，情法未合，切不可任意出入，陷人死地。但犯人與我無仇無隙，何苦定要置他死地？總之，人身是父母生下皮

肉，又不是銅熔鐵鑄，或是任了一時喜怒，或是任了一己偏執，就他言語行動上掐定破綻，只恁推求，又靠著夾打敲捶，怕不以假

做真，以無做有？可知為官聰明、偏執，甚是害事。但這聰明、偏執，愚人少，智人多；貪官少，清官多。因清官倚著此心無愧，

不肯假借，不肯認錯，是將人之性命為兒戲矣。人命關天，焉得不有惡報！孔縣官之事可鑒也。師道最尊，須要實有才學；教訓勤

謹，方不誤人子弟。予每見今人四書尚未透徹，即率據師位。若再加棋、酒、詞、訟，雜事分心，害誤人子弟一生。每每師後不

昌，甚至滅絕，可不畏哉！

　　刀筆殺人終自殺，吳養醇每喜代人寫狀，不知筆下屈陷了多少人身家性命，所以令其二子皆死，只留一女，即令女之冤屈，轉

害夫婦孤女，以及內姪，並皆滅絕，天道好還，閱之凜凜。

　　人之生子，無論子多子少，俱要加意教訓，切不可喜愛姑息，亦當量其子才幹如何。若果有聰明，即令認真讀書；否則更習本

分生業，切不可令其無事閉蕩。要知少年性情，一不拘管，則許多非為壞事俱從此起，不可不戒。予曾著《天福編》云：「要成好

人，須交好友；引酵若酸，那得甜酒？」總之，人家子孫，一與油刮下流交往，自然染習敗行，及至性已慣成，雖極力挽回，以望

成人，不可得矣。

　　明末，揚州有個張老兒，家貲富厚，只生一子，名喚雋生。甚是乖巧，夫婦愛如掌上珠寶。七歲上學讀書，預同先生說明，切

莫嚴督，聽其嬉戲。長至一�六歲，容貌標緻，美如冠玉，大凡人家兒女肯用心讀書的少，懶惰的多，全靠著父兄督責。若父兄懈
怠，子弟如何肯勤謹。況且人家兒子，�四、五至�八、九，雖知他讀書不成，也要借讀書拘束他。若無所事，東搖西蕩，便有壞
人來勾引他，明結弟兄，暗為夫婦，遊山玩水，吃酒賭錢，無所不為。

　　張雋生�六歲就不讀書，沒得拘管，果然被幾個光棍搭上了。那時做人「龍陽」，後來也去尋「龍陽」，在外停眠整宿。父親
不知，母親又為遮掩，及到知覺，覺得體面不雅，兒子也是習成，教訓不轉了。老夫婦沒極奈何，思量為他娶了妻房，可以收拾得

他的心。又道：「如今大人家好穿好吃，撐門面，越發引壞了他。況且門面大，往來也大，倒是冷落些人家，只要骨氣好便罷。但

他在外邊與這些光棍走動，見慣美色，須是標緻的女兒方好。若利害些的，令他懼怕，不敢出門更好。」兩人計議了，央了媒媽

子，各處去說親。等了幾時，門戶相當的有，好女子難得。及至女子好了，張家肯了，那家又曉得他兒子放蕩不好，不肯結親。

　　如此年餘，說了離城三里遠的一個教書先生吳養醇家女兒。這吳先生才疏學淺，連四書還不曾透徹，全靠著夤謀薦舉，哄得幾

個學生，騙些束脩度日，性喜著棋，又喜飲酒。學生書仿，任其偷安，總不教督。反歡喜代人寫狀詞，凡本鄉但有事情，都尋他商

議，得了銀子，小事架大，將無作有，不知害了多少人的身家性命，本鄉人遠近都怕他。他生的兩個極好的兒子，不上三年都死

了。只存一女，名三姐，且喜這女性貞貌美，夫婦極愛。

　　因媒來說張家婚姻，吳老自往城中察訪。一見此子標緻，且又家財富餘，滿口依允，擇日行禮，娶過張門。吳家備些妝奩來，

甚是簡樸。張老夫婦原因吳養醇沒子，又且鄉下與城中結親，畢竟厚贈，到此失望。張雋生也不快，及至花燭之時，卻喜女子標

緻，這番不惟張老夫婦喜歡，張雋生也自快意。豈料，新人雖有絕世儀容，怎如得孌童妖妓，撒嬌作癡，摟抱掐打。張雋生對她說

些風流話兒，羞得不敢應，戲謔多是推拒。張雋生暗說：「終是村姑。」只是張老夫婦見她性格溫柔，舉止端雅，卻又小心謹慎，

甚是愛她，家中上下相安。

　　如此半月，雋生見她心心念念想著父母，道：「你這等記憶父母，我替你去看一看。」次日，打扮得端整，穿上一皂新衣。平

日出入也不曾對父母說，這日也不說，一竟出門，出了城，望吳養醇家來。約有半路，他嘗時與這些朋友同行，說說笑笑，遠處都

跑了去，這日獨自行走，偏覺路遠難走，看見路旁有個土地祠，也便入去坐坐。只見供桌旁有個小廝，年約�六、七歲，有些顏
色。

　　這雋生生得一雙歪眼睛，一副歪肚腸，酷好男風。今見小廝，兩人細談，見背著甚重行李，要往廣東去探親貿易。雋生便留連

不捨，即謅謊說：「廣東我有某官是我至親。」便勾搭上了，如膠似漆，竟同往廣東去了。只是三姐在家，見他三日不回，甚捉不

著頭路，自想：「若是我父母留他吃酒，也沒個幾日的，如何不回來？」

　　又隔兩日，公婆因不見兒子，張公不好說甚的，為婆的卻對三姐道：「我兒子平日有些不好，在外放蕩，三朋四友，不回家

裡。我滿望為他娶房媳婦，收他回心，你日後可拘收他，怎這三、四日，全然不見他影？」三姐道：「是四日前，他說到我家望我

父母，不知因甚不回？公婆可著人去一問。」

　　公婆果著家人去問。吳養醇道：「並不曾來回報。」張老夫婦道：「又不知在哪妓者、哪光棍家裡了？以後切須要拘束他。」

又過兩日，倒是三姐經心，要公婆尋訪，道：「他頭上有金挖，身上穿新紗袍，或者在甚朋友家。」張老又各處訪問，幾多日並不

見他，又問著一個姓高的，道：「八日前見他走將近城門，與他一拱，道：『到丈人家去，』此後不曾相見。」

　　張老夫婦在家著急癡想，卻好吳養醇著內姪吳周來探消息，兼看三姐。這吳周是吳養醇的妻姪，並無父母，隻身一人。只因家

中嫁了女兒，無人照管，老年寂寞，就帶來家改姓吳為繼子的。

　　這日，張老出去相見，把吳周一看，纔二�歲，容貌標緻，便一把扭住道：「你還我兒子來。」這吳周見這光景，目瞪口呆，
一句話說不出。倒是三姐見道：「公公，他好意來望，與他何干？」張老發怒道：「你也走不開，你們謀殺我兒子，要做長久夫

妻，天理不容！」說到這話，連三姐氣得不能言語。

　　張老把吳周扭到縣裡。這縣官姓孔，清廉正直。但只是有一件癖處，說：「人若不是深冤，怎來告狀？」因此，原告多贏，所

以告的越多。

　　這日，張老扭吳周叫喊，縣官叫帶進審問，張老道：「小的兒子張雋生，娶媳方纔半月，說到丈人家中去，一去不回，到他家

去問。吳周就是小的媳婦吳氏姑舅兄妹作兄妹的，他回說：『並不曾來。』明係她姊妹平日通姦，如今謀殺小的兒子，以圖夫婦長

久，只求老爺正法。」縣官叫上吳周：「你怎麼謀殺他兒子？」吳周道：「老爺，小人妹子方嫁半月，妹夫並不曾來，未嘗見面，

如何賴小的謀害？」縣官又問張老說：「你兒子去吳家，誰見來？」張老道：「是媳婦說的。」又問：「你兒子與別人有仇麼？」

張道：「小的兒子，年方�九歲，平日杜門讀書，並無仇家。」又問：「路上可有虎狼麼？」張老道：「這地方清淨，並無歹人惡
獸。」

　　縣官想了一想，又叫吳周：「你有妻子麼？」吳周道：「不曾。」縣官就點了一點頭，又問：「家中還有甚人？」道：「只有

老父、老母。」知縣道：「且將吳周收監，張老討保，待拘吳夫婦並媳吳氏至，一同審問。」

　　不數日，人犯俱齊。知縣先叫吳氏，只見美貌，便起疑心，想道：「有這樣一個女子，那丈夫怎肯捨得？有這樣一個女子，那

鰥夫怎能容得？好有�分，謀殺也有八、九。」便作色問道：「你丈夫哪裡去了？」三姐道：「出門時原說到我父母家裡去，不知
怎麼不回。」縣官道：「這句單饒得個不同謀的凌遲。」叫吳夫婦問：「你怎縱容女兒與吳周通姦，又謀殺張婿？」吳道：「老

爺，天理良心。女兒在家，讀書知禮，他兄妹女兒在家時，一年相會不過一、兩次。女兒嫁後，纔到我家，張婿從不曾來，怎麼平

空誣陷？」



　　縣官叫吳周，問：「你這奴才，如何奸了他妻子，又謀他命？屍藏何處？」吳周道：「老爺，實是冤枉。妹夫實不曾來，求老

爺詳察。」縣官道：「你說不謀他，若他在娼家妓館，數日也畢竟出來。若說遠去，豈有成婚半月，捨了這樣花枝般婦人遠去？把

吳氏拶起來。快招姦情！這兩個夾起，速招謀殺與屍首。」

　　可憐，衙門裡不曾用錢，把他三人拶夾一個死，也不肯招。官叫敲，敲了，又不招，捱了多時，縣官道：「這三個賊骨，可是

戾氣，鍾於一家。」吩咐：「且放了，將吳氏發女監，吳老、吳周發隔壁大監，吳老婦人討保，到次日另審。」吳老婦人見此冤

慘，到家晚夕，投井而死。

　　次日審問，又各加夾打，追要屍首，並無影響。吳老因衰年受刑，先死獄中。縣官不肯放手，把吳周仍舊拷打，死而後已，只

有一個吳氏，纔知父母並吳周俱死，叫冤痛哭，暈死復甦，道：「父母死了，叫我倚靠何人？」傍人道：「正是。夫家既是對頭，

娘家又沒人，監中如何過？也只有一條死路了。」三姐道：「死，我也不怕，只是父、兄實不曾殺他，日久自明，我要等個明白纔

死。」縣官送下女監。

　　喜得不多時，官已被議。這孔縣官是陝西人，離任回籍，新縣到任，事得少緩。只有張雋生，只因一時高興，與小廝去到廣

東，知無貴親，將雋生灌醉，把他金挖衣服，席捲遠去，醒來走投無路。後來遇見一林客人，慣喜男風，見雋生年少清秀，便留在

身旁，貪他後庭。過了年餘，身上生了廣瘡，人都嫌惡不留，雋生自想：「我家中富厚可過，娶得妻子纔得半月，沒來由遠來受此

苦楚。」

　　沿途乞化回來，鄉里不忿，將雋生扭至新縣，問出實情，重打四�，將吳氏提監發放寧家。三姐不肯回去，眾鄰再三勸他道：
「你不到張家，到何處去？」三姐道：「我原說待事明即死，只是死了，要列位葬我在父、兄身旁，不與仇人同穴。」眾人道：

「日後埋葬事，自然依你，但你畢竟回張家去為是。」

　　三姐依言，回到家中，見了公婆，張老夫婦自己也甚是慚愧，流淚道：「都是我這不長進的畜生苦累了你，只是念他是個無

心，還望媳婦寬恕。」三姐走到自己房中，張雋生因受刑傷，自睡一處，叫疼叫痛，見三姐到房，又挨起來，跪著三姐，思量哀

求。這三姐正色道：「我與你恩斷義絕了。我父、兄何辜，你平空陷害他，夾打至死，母親投井而亡，二年之內，你的父母、上下

衙門、城裡城外人，那個不說我姦淫，壞我名節？兩載牢獄，百般拶打，萬種苦楚，害我至此。你好忍心，你就往遠處去，何妨留

一字寄來，或著一朋友說來，也不致冤枉大害。如何狠心，竟自遠去，自己的妻子從不思想，那有年老的父母全不記念？你不孝、

不慈、無仁、無義的畜生，雖有人皮裹著，真個禽獸不如。」

　　雋生只抵著頭道：「是我不是。」因爬起來，把三姐的手一把捏。三姐把手一揮，道：「罷了，我如今同你決了。」因不脫衣

服，另睡一處，到得夜靜，自縊而亡。

　　各鄉紳士夫聞知，纔曉得從前不是貪生，要全名節，甚是敬重，都是來拜弔，即依遺言，葬於吳老墓旁。吳家合族同鄉里公

怒，各處擒拿雋生，要置死地。雋生知風，帶著棒瘡，逃難到陝西地方，投某將軍麾下當兵。隨奉將令，於某山埋伏。

　　正在山坡伏處，忽見一人蓬頭垢面，披衣赤足，如顛如狂，亦飛奔來，自喊道：「我是孔某，在知縣任上，曾偏執已見，枉害

四條人命，而今一個被刑傷的瘸腿老鬼，領著一個淤泥滿臉溺死的女鬼，一個項上扣索弔死的女鬼，又跟一個瘸腿少年男鬼，一齊

追趕來向我討命，趕到此地，只求躲避一時。」

　　雋生知得此事，正在毒打。恭遇大清兵已至山下，架紅衣大炮，向山坡伏處，一聲響亮，打死幾百人。孔縣官、張雋生，俱在

死數，打做肉泥，連屍骸都化灰塵。可知有子不教之父，誤人子弟之師，刀筆客人之徒，偏執枉問之官，以及習學下流，邪心外

癖，竟忘父母、妻室之子孫，俱得如此慘報、結局，可不畏哉！

　　為官切戒來棍大刑，古今律例所未載，平刑者所不忍用也。若非奇凶極惡之大盜，切不可輕用。更遇無錢買囑之皂役，官長一

令，即不顧人之死活，亂打腿骨，重收繩索。要知人之腿足，不過生成皮肉，並非銅煉鐵禱，纔一受刑，痛鑽心髓，每多昏暈幾

死，體或虛弱，命難久長。即或強壯，終身殘疾，竟成廢人，是受刑在一日而受病在一世矣。仁人見之，真堪憐憫，予親見一問官

審問某事，加以大刑，招則鬆放，不招則緊收繩索，再加審問，招即放夾，不招即敲扛。當此之時，雖斬剮大罪，亦不得不招，蓋

招則命尚延緩月日。若是不招，即立時喪命。苦夾成招，所謂：三木之下，何事不認？嗟乎！官心殘忍至此。試看姚國師已經修證

果位，只因誤責人二�板，必俟償還二�板，方始銷結。誤責尚且如此，何況大刑，又何況問罪，又何況受賄受囑，不知問官更加
如何報復耶？

　　但審問事情，若惟憑夾棍成招，從來並不真實，必須耐著性氣，平著心思，揆情度理，反覆詢詰，莫執自己之偏見，緩緩細

問，多方引誘，令其供吐實情，則情真罪當，不致冤枉平民，屈陷良善。此種功德，勝如天地父母，較之一切好事，不啻幾千萬倍

矣。

　　或謂：如此用功細問，豈不多費時日，倘事案繁積，如何應理得完？殊不知為官者，若將酒色貨財諸嗜好，俱自掃除，專心辦

理民事，即省下許多功夫，盡可審理。雖有遲玩之謗，較彼任聽己意，草率了事，任隨己意，不顧民之冤屈者，豈惟天淵之隔也。

　　予親見一好官，終其任，並未將一人用大刑收滿。後來子孫果然顯報，福壽無量。此為官第一切戒，最要緊之事。又有不可輕

易監禁人犯，不可輕易拘喚婦女諸件，予另著有《于門種》一卷、《升堂切戒》一卷，以及命盜奸鬥諸案，各有審問心法，俱已刊

刻行世。凡為官者，細看事情，時刻體行，福惠於民，即福惠於自己，流及於子孫，世代榮昌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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